
在美国读完硕士后的Rita，一直
有“拿一个博士学位”的人生梦想，再
加上回国当老师的经历让自己对教
育产生浓厚兴趣，她拿出近一年的时
间备考，2020年，27岁的她和男朋友
均顺利拿到澳大利亚某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和奖学金，就在这一年她和恋
爱9年的男朋友举办了婚礼。但因疫
情无法出国，两人被迫延迟入学。

但 从 最 初 的 2021 年 7 月 ，到
2021 年 10 月，再到 2022 年的 7 月，
入学时间反复变动，澳大利亚边境开
放遥遥无期。“所有计划被打乱”，
Rita 坦言焦虑会油然而生——夫妻
没有工作，滞留在家。

接近 28 岁生日时，Rita 惊喜地
发现自己怀孕了，“做妈妈是一项非
常棒的人生体验，疫情期间怀孕生

子，也让我可以全身心地感受怀
孕的美好”。但这也意味着前方
等待这个家庭的，是父母带着宝
宝，一起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
家，开启读博生涯。

如今，Rita已经开学了五个
多月。今年年初，她带着不到半
岁的宝宝，和丈夫一起坐长途飞
机，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全职读博
并独立带娃。

“带娃读博最大的挑战在于

时间分配”，Rita 说。读博第一年需
要打好基础，做大量的文献梳理，思
考整个阶段的研究方向，每周4天，上
午 9点送孩子到幼儿园托管，9点半
正式工作，下午5点接孩子，Rita逐渐
学会把一些可以随时中断的生活杂
事分配到照顾孩子的时间里。在丈
夫接手照顾，或等孩子睡着后，她才
系统地开始进行科研工作。

读博期间，夫妻两人申请的奖学
金基本可以覆盖家庭生活费。在Ri-
ta看来，养孩子对于读博心理反而能
起到治愈作用。“读博是一个很漫长
的过程，会经常遇到问题想不出来、
研究遇到瓶颈、工作看不到成果的时
候，但当你看到宝宝每天都在长大，
很快学会叫爸爸妈妈、会走路，自己
还挺有成就感的。”Rita 还很庆幸整
个留学生涯中，能有宝宝相伴左右。

如今，Rita 的宝宝快要一岁了，
夫妻两人也越发能找到孩子与科研
之间的平衡点。

墨尔本全职读博并独立带娃

（Rita 29 岁 前国际教育学校老师）

对于 Suya 来说，辞职留
学则重在学历提升，跳槽转
行。从专升本，到国企和互
联网教培行业，再到出国留
学，她抱着对留学生活的悸
动，在瑞士度过了“人生最艰
难的两年”，发现瑞士在找工
作上同样很“卷”。Suya 投
了上百份简历，进行了 10场
面试，工作仍杳无音讯。进

入人才市场的她
猛然发现，本地

人大多握
着 2-3 个
实 习 经
历 ，自 带
三门语言
无 缝 切
换 ，疫 情
带来了失
业 率 升

高，一个岗位约有五六十人
投简历。

辞职留学值得吗？在瑞
士，Suya 过着不同于国内的
极简生活。有一间超市，每逢
周五、周六就会大打折扣，趁
这时，Suya 会多买一些肉类
食品，选择的也往往是最便宜
的猪肉。“生活远到没有办
法求助父母，被迫独立的时
候，生活的颗粒度被数十万倍
地放大，每一件曾经在生命里
都不曾感受到的小事都成为
可以击垮我的大事。”Suya
说，但她从没有后悔过辞职留
学这一选择。“这些经历融进
我的生命体验中。”

如今，回国后的 Suya 来
到上海，成功转行成为一名商
业分析师，惊喜于每个季度去
挖掘各领域的行情变动。

艰难的经历已成为生命体验
（Suya 28 岁 前互联网教培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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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疫情使许多中国留学生改变了原定
计划，选择了暂停或放弃留学。然而，却还是有
些人主动辞职留学，逆行而上，为自己的人生“再
搏一次”。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四名辞职留学的主
人公，听她们讲述自己的
故事。

叁叁
崭露头角：
挑战全国首例“微差爆破”贰贰求学之路：与初创学校共成长

屈指一算，距离“5·12”汶川地震已过去 14
载。在多方支援重建下，曾满目疮痍的震中映秀
镇在岷江河谷重获新生。如今走进映秀新城，小
楼鳞次栉比，街道绿意葱茏，产业欣欣向荣，都在
展示着中国力量铸就的重建奇迹。

作为映秀市政项目副总指挥，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原广东省建筑工程学校）校友唐少波
见证了映秀的涅槃重生。重建中，一次次泥石流
没能冲垮唐少波和广东援建人员重建的斗志和
激情。他说，建筑无声，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
战胜天灾的能力和决心。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图/受访者供图

壹壹重建映秀：数次遇险，建筑质量过硬

汶川地震发生后，唐少波临
危受命，披挂指挥映秀镇市政工
程重建。彼时，他的职务是广东
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尽管他此前曾负责过
大大小小各项工程，但在他的个
人履历中，灾后重建是头一回。

重建映秀，交通成了第一道
拦路虎。从都江堰到映秀原本不
到 40 分钟的车程，却因道路受
损，让唐少波一行花了四五个小
时之久。映秀镇地处狭长山谷，
驱车驶入，两侧山壁陡峭，怪石
嶙峋。更要命的是，地震加数次
余震的威力，让山体上的巨石摇
摇欲坠，车辆经过，随时都有被
击中的危险。有次去工地，一块
滚石恰好从天而降，砸到距唐少
波所乘车辆五米的位置。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难以想
象这是何等惊心动魄，次次劫后
余生也让重建人员深深理解了什
么叫“蜀道难”……

道路受损，外面的物资运不
进去，灾后重建，头件事就是修

复公路。唐少波收到指示：两个
月时间内修好通往外界的中滩堡
大道。

“不单只把建筑做好，更要保
证它的‘百年大计’。施工工序和
质量监管上，都要超常规落实。”
尽管现场次生灾害不断，唐少波
对于建筑质量的把控依旧严苛。

大型机械设备从广州运到映
秀后，唐少波和工人们驻扎在映
秀，开启了为期两年多的重建之
路：他们修好了道路，开挖了下
水道，建好了供水厂，架起了桥
梁……时间来到 2010年 8月，映
秀新城完工在即，唐少波和工人
们归乡的日子愈来愈近了。

谁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又让映秀再次遭遇大劫——

2010 年 8 月 14 日凌晨 1 时
许，工人们还在加班加点施工，
为映秀新城完工做最后的冲刺。
一位工人却看到几拨村民急匆匆
上山赶路，便上前问道：“老乡，
这么晚了，你们这是去哪里？”

“银杏乡那边有泥石流，听说

已经形成堰塞湖，洪水就要来
了！”

听闻消息后，唐少波心头一
紧，和项目经理一通电话后，决
定紧急通知其所在的施工队伍，
连夜撤出驻地。凌晨 4 时许，疯
狂的岷江水如猛兽掠过，60万立
方米泥石流呼啸而来，映秀镇在
泥沙和巨石的冲击下，再次满目
疮痍。汶川县映秀镇“8·14”特
大泥石流灾害，震惊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灾难
中，唐少波和队友们建设的映秀
供水厂立了大功：这座建筑顽强
地抵挡住了特大泥石流的冲击，
不仅将大部分泥石流挡住、让其
身后的小镇免遭更多苦难，自身
也毫发无损。四川省时任省长蒋
巨峰看到这一幕后感慨：“广东
建筑公司的产品是过硬的！”

后来，映秀新城竣工后，又一
次遭受了泥石流的冲击。唐少波
指挥建造的渔子溪2号桥同样表
现出色，历经三四吨重巨石的撞
击后，岿然屹立，安然无恙。

30 多年从业生涯中，唐少
波亲自经手了不少知名工程项
目。三亚凤凰机场场坪工程、
广州地铁三号线车辆段土建工
程、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清远
职教城建设学院首期工程等，
都出自他的手笔。但他的工程
之路，却起始于广州一所中等
职业学校。

1985 年，唐少波考入广东
省建设工程学校工民建专业，
成为该校创校首批学生。他向
羊城晚报记者回忆道，那时学
校刚刚落成，全校仅有一栋教
学楼，宿舍和球场更是十分简
陋。虽然硬件设施差强人意，
但自己却遇到了一群出色的老
师，“都是行内出色的人来教我
们，所以我们第一届学生的水
平是非常高的。”唐少波略显自
豪地说。

他清楚记得，当时教授力学
的陈卓怀老师和班主任李敬贤
老师刚从外地调到广州教书，
平日里就住在学校小平房内。
生活条件虽清苦，但师生涌动
着的创业热情丝毫不减，他们
把学校当家，亲手修整活动场
地、课桌板凳；唐少波也曾目睹
老师手书的厚厚讲义——他们
将从业多年碰到的案例翔实写
出，丰富的从业经验成为传道
授业最好的教材。课余时间，
同学们经常去老师宿舍求教，
老师们总是热情地解答学生们
的各种疑问，还为他们讲述建
筑技术和建筑行业的发展趋
势。

更为可贵的是，学校放手让
学生们尝试设计宿舍效果图，
作为作业考评。也正是亲手规
划设计宿舍的这段经历，让唐

少波从学生时代就能从建筑学
角度思考、设计、细化房屋结
构。

回看这段学习经历，当时虽
然并无产教融合、双师型教师
的提法，但教学和实践紧密结
合的特质已十分明显。数年
后，年方 20 多岁的唐少波能独
立主持广州番禺钟村万宝基地
项目，皆受益于这样的教学模
式。

这段求学经历也给唐少波
埋下了梦想的种子：日后要独
立主持超大型工程。

中专毕业后，唐少波随任职
公司前往上海，成为最早一批
开发浦东新区的先行者。在上
海，白天他在建筑工地摸爬滚
打，晚上和周末聆听同济大学
土木系教授的授课。上海边工
边读的两年，唐少波在建筑和
管理领域都接受了严格培训。

1989 年，唐少波迎来人生
中第一个大型工程的主持工作：
三亚凤凰机场场坪工程。

说该工程大，不光因为其
300万项目土石方量的大体量，
更因其难度系数之高。即便今
天回看，凤凰机场在建造上应用
的技术也不过时。

少有人知道的是，凤凰机场
的原址是三座大山。当年，为了
炸平这三座大山，光 TNT 炸药
前后就用了600多吨。

大型爆破，是唐少波面临
的第一个技术难题。原来，炸
山并非在药池中注满炸药、点
燃导火索那般简单。要想保证
炸毁效果，要将爆炸区划分成
数层，每一层爆破的时间差只
能相隔零点几毫秒；为保障周

边居民生命安全，爆炸溅出的
石块方圆不得超过 500 米——
所以，装药量和引爆时间都要
经过精密计算，行内称为“微差
爆破”——在当时，这样的技术
应用全国尚无先例。

尽管有爆破专家协助，但作
为工程负责人，唐少波始终不敢
离开现场半步。吃饭、睡觉都在
工地，成了项目组的“拼命三
郎”。

三亚的热带气候带来了无
数个炎炎烈日，也带来了数次
台风和暴雨。整个建设耗时三
年，历尽艰辛，最终圆满完成。
唐少波回广州时，由于长时间
在户外风吹日晒，肤色已“和非
洲人差不多”，一时竟难以被好
友认出，工程项目之艰辛可见
一斑。

在唐少波看来，做工程虽辛
苦，但却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
事。他说：“一条条路、一座座楼
在我们手里建起来。很多年以
后，当我们路过这里，我都可以
自豪地和别人讲：你看，这是我
们当年亲手干出来的！”

2009 年 10
月 ，唐 少 波（右
三）在映秀镇灾
后重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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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发布的《2022 中国留学
白皮书》显示，意向留学群体中，毕
业后再计划留学的意向人群比例逐
渐攀升，从 2016 年的 9%增长至 2022
年的 15%。在豆瓣等社交平台，“裸
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小组”“逆社会
时钟小组”等社群不乏“辞职留学”
的分享内容，相关帖子数量有近万

条。其中，“大龄留学生”面临
着年纪大、再就业竞争激烈、未
来不确定性等种种因素，更是

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今年8月，饼干哭着写
完了辞职报告，正式结束
了10年的体制内工作。共
事多年的领导曾反复向她
确认，是否真的想清楚放
弃一切去留学？31 岁，放
弃稳定工作，花掉所有积
蓄，还可能面对跨国恋。

“成年人活着不难，但是要
活得体面不容易。”领导直
言。

自大学毕业起，饼干
便一直在一家国内知名传
媒集团当综艺导演。原本
她认定自己30岁会结婚生
娃、事业有成。25岁后，饼
干不再想着过生日，年龄
焦虑不断蔓延。体制内的
工作尽管安稳，但在饼干
看来，这更多意味着晋升
空间很窄，“一个萝卜一个
坑”，身边不断有同事临近
退休，自己却依旧只是一
个普通的导演。

“我渴望跳出来，换一
种生活方式”，2021 年，30
岁的饼干逐渐释怀，在白纸
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时间线，
线的终点被拉至 90岁，现
在不过只走了人生 1/3。
翻开每年写的人生愿望清
单，在“坐热气球”“练出马
甲线”之外，她将视线落在
了“留学”这一选项。

据不完全统计，“遇到
职业瓶颈期”是人们选择
辞 职 留 学 的 原 因 之 一 。
2021 年年底，饼干曾和朋
友拉了一个大龄留学群，
约 100 人，群友的工作时

长从 1 年到十几年不等。
但截止到今年7月，最终决
定今年出国留学的人数不
到10%。

“其实超半数的朋友
都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
了，但最终确认时面临很
现实的抉择”。据饼干观
察，人们最终放弃留学的
原因或在于准备不足，或
权衡经济得失。“拿着留学
的钱，有几个妹妹最后还
是选择去付房子的首付，
走回现实。”

2021 年，饼干瞒着所
有人，拾起十年未动过的
英语，与雅思考试做博弈，
没有周末与假期，每天下
班后学习英语3小时，周末
双休日12个小时浸在语言
培训班。一年半后，饼干
拿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

辞 职 是 艰 难 的 选 择
吗？饼干的回答是肯定
的，但她表示，自己贵在有
勇气。“如果我在 31 岁面
对留学这么想去做的事
情，都没有勇气踏出这一
步，那我也不知道未来还
有勇气去做什么。”

饼干初到英国利兹大
学念书，第一节学术写作
课上，老师问道：“你觉得
图书馆的书里面的内容一
定是正确的吗？”大家陷入
了沉思。“既然课堂都没有
标准答案，那为什么我们
的人生一定要有标准答案
呢？”饼干说。

工作后再留学
意向人群攀升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黄思韵
图/由受访者提供

遭遇职业瓶颈
抛下“铁饭碗”工作

（饼干 31 岁 前体制内工作人员）
再
搏
一
次

职校走出的副总指挥：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战胜天灾的能力和决心

对于黄梦琴而言，留学
可 以 帮 助 自 己“ 换 一 个 赛
道”。毕业后，黄梦琴曾在深
圳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了两
年“螺丝钉”工作，一个月跑
两个国家，三四个城市，高强
度的工作让她不堪重负选择
裸辞。后转去另一个数字营
销公司，但又因疫情事业受
阻，她坚定了出国留学的想
法：“因为本身学英语专业，
对跨文化领域比较感兴趣，
希望未来的职业可以发挥自
己的语言优势。”

2020年 10月，28岁的黄
梦琴裸辞前往英国伦敦大学
皇家霍洛威学院就读。当时
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是长
达一年的海外居家网课。

孤独感扑面而来。先后
经历10天居家隔离，伦敦数月
封闭管理，黄梦琴对留学生活
的美好想象化为泡影。饭店不
能堂食，电影院不营业，只有
超市、药店开门，本该人声鼎

沸的街道，散落零星几位人
影。生活被压缩成两点一

线——家和超市。由于时差，
英国的下午正对中国的深夜，
她也无法常与国内亲友联系，
似乎“全世界只剩自己”。与
此同时，黄梦琴还背着20万元
的留学贷款，每个月用兼职收
入的2万元来偿还学费贷。

“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瞬
间，问自己到底在这里干什
么！”黄梦琴说。有一段时
间，黄梦琴开始在社交软件
添加各种社群，私信感兴趣
的 人 ，希 望 可 以 借 此 来 交
友。“有时一天会发个 10条，
大概有 1-2 个人会回复，最
后也真的交到一些朋友”。

“把小目标写入便利贴”成为
一种自我勉励，在每个完成
后用笔勾去的瞬间，她才觉
得自己没有浪费时间。

毕业后，黄梦琴在英国
入职一家跨国科技公司，工
作不像从前那样占据全部生
活，她可以花上整个周末与
朋友跳舞、游泳。

因疫情事业受阻
给自己“换一个赛道”

（黄梦琴 30 岁 前数字营
销公司职员）

（饼干、Rita、Suya 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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